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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蓉

乡里打电话通知，要开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
会，谁知开会那天，瓢泼大雨，外公竟然还是翻了
两三座山去参加了。

这件风雨无阻的事后来让我妈知道，又急又
气，说七八十岁的人了，也不怕摔了。

外公原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当年我大学毕
业，回家很多人问什么时候结婚，只有外公放下
他正卷着的叶子烟，十分严肃地问：“你有没有入
党？”后来我入了党，外公知道后，点头直夸。

我有 4 个舅舅，小时候无意中发现他们名字
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宣传政策”。从此我每
次看小说就要找里面兄弟姐妹名字的关联。如
果找不到，心里就暗自得意一回，觉得外公机敏
无双。

小学珠算课，大家都学得磕磕绊绊，我却已
经能用算盘打出“凤凰展翅”了。被老师夸奖了
几句，美得收不住，缠着外公再教些，这时我妈双
眼一瞪：“现在谁还用算盘。”

外公便不教珠算，教我背：天对地，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我妈
听见，又说现在小孩子都不学那些。外公尴尬地
笑笑，就不教我背了。

有意无意间，觉得外公怕我妈。大了之后再
想，可能是因为亏欠。

说亏欠，就不得不提我的外婆。
家里老款式的相框里有张黑白照片，我妈说

那是外婆。外婆去世得早，甚至没有等到我妈成
年。外婆姓敬，她去世后，便是我妈持家，我妈虽
然不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但也有长姐如母的风
范。

外婆的离世，是我妈心里永远的一道伤。她
有很多的委屈想告诉外婆，有很多的泪水只想在
她面前流。她很想伺候外婆，给她做饭、洗衣服、
按摩后背，让她骂咸说淡、挑肥拣瘦⋯⋯

我妈长久地与外公情绪对峙，就是因为外婆
生病期间和去世后，他还是一心扑在
工作上。

外公从不在我妈面前讲他工作
的事情，但我听过，他描述工作的时
候，神采和平时判若两人。

我妈常说外公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有时
也埋怨外公：他常带工作人员回家，边吃饭边谈
工作，却不管家里米面短缺；他常年在村里帮贫
助困，家里却没有烧火的柴禾，几个小孩冻得直
流清鼻涕；他经常进山背炭、连夜育苗⋯⋯

我妈做过一个梦，梦里的外婆是很年轻的样
子，她站在四合院里，逐一问孩子们是否吃饱穿
暖，然后转身，从后门的田埂上走过，进入竹林，
消失在雾中。在梦里，外婆和她的孩子们告别。

我常常想，我妈应该把这个梦讲给外公，他
也需要那一种告别。不过，也许他也做过关于外
婆的梦，只是无从提及罢了。

外公从小寄居在自己的舅舅家，白天在田野
中放牛，晚上在月光下自学。后来他进入扫盲
班，学习刻苦，思想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后
来，他做了干部，为百姓服务。细细看外公这一
路历程，就特别能理解他。他不是为官，是为公，
时刻牢记着党员这个身份。

前几年大舅从成都回来，想在山里建个农业
园。夏日炎炎，外公跟着就上山干活去了。气得
我妈直跳脚，说这是瞎折腾，跟我抱怨。我说：

“80 多岁的老党员和 60 多岁的老兵一起，建设家
乡，敢想敢干，多好的励志组合。”于是，我妈大半
个月都没理我。

去年，外公获得了“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他如获至宝，戴着纪念章拍了张照片，就交给了
舅舅，并让他一定收好。外公说自己有些糊涂
了。我坐到他旁边说话，他都要定一下力，然后
才开始使劲听。从他 80 多岁的时候，我们每次
见面告别，他都说：你们好好过。

去年 8 月，外公过完了他的 91 岁生日，在中
秋节的前夜去世了。

妈妈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纪念他，结尾是：
大地相伴，青山同眠。

想起有一天外公很认真地说：“年纪大了，活
一天少一天，得去把自己的脚印收一收。”我说：

“您当年走的那些小路已被树木、花草覆盖了。
脚印里长了树、开了花，那里已是青山绿水、鸟语

花香。”他点点头。
那个瞬间，我热泪奔涌。其实不

管我去没去那些他走过的地方，我都
一直在他们流血流汗建设起来的地
方成长。

外公，再见

塞外诗境

驱 车 于 空 旷 的 乌 兰 察 布 火 山
草原，每有低洼滩涂，就会见到一
片片茂盛的芨芨草，“风吹草低见
牛羊 ”的画卷就铺展开来，让人心
生感叹，不禁对这种神奇的植物充
满好奇。

芨芨草根系发达，每根主干都
有 几 十 条 根 脉 ，形 成 一 只 大 手 牢
牢 抓 住 大 地 ，再 细 微 的 土 粒 它 都
捧 在 手 心 ，不 让 其 再 去 流 浪 。 一
丛 芨 芨 草 成 百 上 千 条 主 干 的 无 数
只大手紧紧攥在一起，交错缠绕，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结
构严密、牢固的关系，要分开它就
困难啦。

芨芨草的每一根主干都独立生
长，自主发展，从不和周围的草木勾
肩搭背、你盘我附，更不拉帮结派、
勾心斗角，始终保持直肠子、一根筋
的个性，一生努力向上，完善自我。
一丛芨芨草成百上千根主干组成一
个家庭，但每个家庭各自独立，即使
再拥挤也自成一体。其家庭内部关
系非常和顺，成员之间少有纠缠冲
突。芨芨草集体意识很强，每一根
一生始终生活成长于集体中，以个
体发展壮大，为集体的繁荣贡献力
量 ，从 不 谋 求 脱 离 集 体 去 单
干。遇到外来侵袭一定会集体
抵抗，共同作战。

芨芨草正直、干净、纯洁。
它的干身姿直挺，风沙干旱不
能变其形；通体一色，霜露雨雪

不能改其色，始终保持笔直的姿态
和 纯 净 的 颜 色 。 它 的 叶 子 苗 条 婀
娜，绕主干舞姿婆娑，如果猥亵之手
去亲近纠缠，它身体的另一面可都
是尖刺，粗鲁的撕扯定会让你皮开
肉 绽 。 它 圆 锥 的 花 穗 小 巧 但 不 艳
丽，朴实无华，从不招蜂惹蝶，但对
芨芨草家族的繁衍发展功不可没。

芨芨草看似苗条单薄，但它健
康结实有韧性，生命力极其顽强，
集体力量极其强大。风吹不倒，沙
打不折，干旱酷暑不萎靡低头，盐
碱腐蚀还生机蓬发，严寒威逼仍昂
首挺胸，大雪覆盖且蓄力萌发，牛
羊 踏 咬 尚 努 力 向 上 。 其 他 植 物 远
走他乡，它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发
展起来，且蔚为大观，成为北国一
道亮丽风景。

临高远观，芨芨草丛随风律动，
节奏协调一致、动作整
齐划一，让你联想到阅
兵式的方阵、波浪中水
分子的融合；近前细察，
每一根的高度重量差别
很小，即使处于中心地

位的也鲜有膨胀和孤傲，而是平等
地一起成长；即使身处边缘的也不
卑躬屈膝，而是自由舒展挺拔地生
长；即使再卑微无名的小草来追随，
它都会敞开胸怀接纳。但如果张牙
舞爪的飞蓬类来访，它们就会齐刷
刷地出手将其赶走。

芨芨草极具奉献和牺牲精神。
它们扎根大地，集体合作，顽强拼
搏，共同对抗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
流，共同承受干旱的煎熬，共同抵御
风沙的侵袭，始终坚守阵地，坚决让
来犯之敌投降归附，固定了土壤，防
止了土地沙化，为大地呈现一片绿
色生机。它们吐故纳新，荡涤尘埃，
为环境带来清新之气。拔节时是牛
马羊美食，干枯后牛驼尚可果腹 。
北方的扫帚大多由它的躯干制成，
可谓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干净在
人间，而且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草
绳、草席、草筐，直至水斗子、锅刷
子、蟋蟀笼等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
它 以 其 柔 韧 性 成 为 造 纸 的 绝 佳 材
料。它的花穗可入药，有清热解毒
利尿止血之功效。它的叶穗四季都
是牛羊的美食。

我蓦然醒悟，芨芨草之所以能
在寒冷、多风沙、少降雨的地区生存
发展且蔚为大观，原来是它的品质
造就的。这更令人对它肃然起敬，
对它由衷赞美。

噫，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
不就是一丛芨芨草？

芨芨草
□李国维

□戈三同

走近草，羊就自觉低下头；当低过自己的影
子，所有的花草，仿佛就倒扣它头上。草地上，
羊群逐步散开，散到“目空一切”的时候，羊就找
到了各自的草。羊群漫过来，一面坡的草几乎
被啃光了，它锋利的边刃，往往是一只大胆的头
羊。

如果绵羊群里有几只山羊，气氛就更加活
跃 了 。 山 羊 往 往 满 怀 感 激 ，去 充 当 群 落 的 前
卫。在行进和觅食时，甚至在不明底细的
危险中，洞若观火，舒展自如，不安分的心
和一些大胆的举动，常令绵羊羡慕不已。
而山羊中个头最大的，自然是率众的头
儿，因其长须飘逸，平添了几分锐气。

比起山羊，绵羊要安稳得多，沉静得
多，只需一小片草，它的蹄子好像就绊住
了。如果有幸遇到一条河或一片淖尔，它
会为河里的倒影、为自己的形象而震惊和
晕 眩 。 它 似 乎 不 相 信 那 个 影 子 就 是 自
己。它用蹄子踏水，水花四溅，弄得满身
是水，一泓平静的水就此被打破。

偶尔，它们也会为一撮嫩草相互争
抢，但这不是俗常意义上的贪嘴，这是它
们的娱乐项目之一。

烈日当头之时，似乎唤醒了羊大脑深处的
某种意识，接下来的行为，颇与人类相似。几十
只羊围一圈，头角相交，拢的阴凉足以抵挡酷
热，只把耐晒的屁股留给飞倦的鸟。

羊群逐水草而行，发出雨点落在草尖的声
音。草，每天都长出新的。在追逐和纵情中，羊
暂时忘却了豢养生活，即使放胆超越了主人意
图，其随意性，有时也与主人的心思不谋而合。
羊是草的归宿，人为羊设定的生存逻辑，不如一
道晃过的鞭影。所以，当羊跨过铁丝网在禁区
吃草，也是一副心安理得、当仁不让的样子。试
想，如果把羊放归山野，其早已退化的生存本
领，难抵自然的无情。

羊对草还是格外敏感的，羊衔草而嚼的时
候，那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草也禁不住随风舞蹈
起来。奇怪的是，羊把嘴巴递给草，总是先有一
丝不易察觉的膜拜的情绪，而后下口，劫掠的成

分淡化到无，继而是在阳光下异常的陶醉。那
咔嚓的咀嚼声，清脆，雅致，像音乐，并伴有草
汁的芬芳。即使夜幕降临，这令人着迷的情景
仍 在 上 演 。 一 群 羊 歇 在 草 坡 上 ，头 顶 深 邃 夜
空。悠悠月光下，它们把超出胃囊消化的那部
分草，还有采集的气候、物候，运到两排牙齿中
间，反复咀嚼。其实，这又是一种月下劳动，羊
用细小动作，窥见了一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
完成着白天的生息和吐纳，完成着需要在一定
空间下完成的事情，整个夜就是另一片牧场，
静谧的夜，因此不眠。月光的覆盖，所有的喧

嚣平息下来。牙齿碰击的声音格外响
亮，仿佛镰刀滚过草根。正是，羊用上
午 和 下 午 两 个 动 作 ，干 完 一 生 的 事
情。这时，你可以想象，羊的胃腔容纳
了阳光、河水、山影、星光。羊是自然
过滤后的生灵，是大地完成的另一种
结晶。

羊性情温和，在苍茫中感知和享
受 着 温 和 ，对 草 以 外 的 事 物 敬 而 远
之，包括对主人。只有遇到雷雨或暴
风，受惊的羊才会变得异常顺从，拥
挤着悄悄靠拢主人，用温热的鼻息传
达 着 惊 恐 、迷 惑 和 担 忧 。 它 熟 悉 主
人，熟悉草地上的一草一木甚至蚂蚁
窝，它们是原野的漫游者，但对雷声

和呼啸的风，永远持规避态度。尽管雷声有时
只 不 过 是 一 个 谎 言、一 种 假 象 罢 了 。 这 时 孱
弱、忧郁和孤独的气息就在周围弥漫开来，主
人悄悄离去，不敢回头，那些探头探脑的羊跟
着他，迟迟不肯远去。那些孩子一样的眼神，
那 些 寻 求 依 靠 的 祈 望 ，大 大 激 发 了 主 人 的 母
性，主人将用一生的勤劳，表达对羊的歉疚和
感激。

一只羊、两只羊、更多的羊，仿佛雨水催生
的蘑菇盘，在太阳的抚摸下，安静、柔和、温暖。
它们一经出现，凝滞的事物就有了流水似的动
感。在无声的游历中，羊们彼此亲近又保持距
离，首尾相顾又兼有礼让，在无边的草地上，玛
瑙般摊开来，祥云般弥散而去⋯⋯

羊是大地的孩子，羊群在大地上蠕动，只是
为了看清草，是如何区别于其他事物，并在云一
样飘忽的轮回里，与我们不断重逢。

羊

□李惠艳

七月音符

当所有的记忆
变得不再遥远
当所有的掌声都迎面而来
是谁
沿着岁月此起彼伏的波涛
出现在七月款款流淌
深情眺望的琴弦

充满遐想的脸颊
被温馨的微风轻轻地摇曳
飘逸的倩影犹如河对岸
婀娜多姿嫩绿的杨柳
总让一种诱惑在月光下
在水面上漾起层层的涟漪
让至真至纯的笑容
在整个空间涤荡

其实，那一场雨
原本就很诗情画意
就很晶莹剔透
如草原上奔腾的骏马
总把一种思念的心情
装扮成天空纯情的蔚蓝

美丽怀想

无法用心灵的颤动
接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红色的玫瑰
就已在潮湿的掌心盛开
温暖着民族儿女的心田

我要感谢阳光
是你，给了我漫漫长路
如此美丽的怀想
我要感谢七月
是你，给了我生命旅程
分分秒秒的蓬勃生机

那支远行的歌谣
如今还在尽情地歌唱
让我用
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
无论何时何地
您永远是儿女心中——
最慈祥，
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

绚丽风景

花开之时
你会不会来草原
来草原看绚丽的风景
看风景中
为青春守候一生的人

很久以前的故事
总在岁月的边缘越走越远
沿途没有歌声的陪伴
如同抓不住你纤细的手
鹰隼的翅膀
带不走涅槃之火
缓缓地从黄昏的色彩渗出
我看见一只只深情的红狐
从寂寞子午线
穿越黑色的森林

那一抹苦涩的诺言
还在风中飘逸
是谁用女儿蓝的纱巾
系住盛夏的忧伤
让闪烁的履痕
在时间的拐角
显得格外的沉重

走过春夏秋冬
始终不变的是内心的虔诚
如同
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
在回首的瞬间
有一种潜意识的飞翔
来自岸边飓风的摇曳
有一种冥冥中的牵引
源于你
曾经乡音中的青翠欲滴

走向远方

爱得太深太久
总有一片彩霞
弥漫着心的足迹
总有万山的花儿
舒展着淡淡的香气
总有一种生命的激昂
流淌在火红的七月

伫立在季节的深处
用一种心情与你对峙
被晚风撩起的思绪
如同驿站上那团的火焰
总把相聚的情景
描绘得如痴如醉

那个远去的日子
在片片拔节的枝叶间
日渐熟稔时
季节的阵阵雁鸣
在不经意的回首间
成为一种思念
如同被诗人赞美的言辞
灿烂在走向远方的大道上

七月的风景线
（组诗）

□聂虹影

“五月枇杷黄似橘”，又是一个
摘尽枇杷一树金的季节。办公桌
上，6 个枇杷静静地躺在一个小小
的餐盒里。窗外阳光洒进来，小小
的枇杷如同涂抹了油彩，显得更加
色泽鲜艳、圆润饱满。

那天下午，正在办公室忙碌的
我，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
是单位的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
个 快 餐 盒 ，里 面 有 6 个 洗 好 的 枇
杷。他解释说，借调期满，这几天
就要归队了，特意提前和我道个
别，这是他同学带来的枇杷，让我
尝个鲜。

我 连 忙 招 呼 他 坐 下 ，聊 了 起
来。此前我对他并不太熟悉。聊
天过程中，我才知道这个高高瘦
瘦、腼腆的小伙子叫张建成，来自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拉
善边境管理支队，是执法调查队的
民警。我问他，还回支队吗？他告
诉我，自己已向支队提出申请，下
派出所。我有些惊讶。要知道，阿
拉善地区的基层单位受自然环境
限制，条件都很艰苦，离支队最近
的派出所也在 200 公里外，大部分
都是在戈壁滩上。我问，为什么不
留在支队呢？他说，爱人是天津
人，家安在了天津，在支队也是两
地分居，倒不如把名额留给家在支
队驻地的战友。我感慨道，派出所
的条件太有限。他却说，没关系，
自己在算井子都待过，不会比那里
更艰苦的。

你在算井子待过？我一听很
惊喜。3 年前，我曾随一个采访组
去过戈壁深处的算井子边境派出
所。那里距呼和浩特市 2000 公里，
距巴彦浩特镇 1000 公里，是内蒙古
自治区最西端的边境派出所。辖
区面积 9400 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只有 50 多人，年降水量极少，蒸发
量却达三四千毫米，触目皆是黑戈
壁石。算井子边境派出所的戍边
人，正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坚守着。这也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曾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
功各一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 50 余项。

记得在那里采访的日子，我被
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包围着。
那是一个去了就再也忘不掉的地
方。此刻，当小张告诉我，他曾在
算井子待过，我一下子觉得亲近了
许多。

小张在算井子待了两年多，后
来由于身体原因，调动到了支队机
关。长期待在算井子对人的身体
是有损耗的，尤其是那里的水，含
氟量高，长期饮用会引起脱发、骨
质疏松、结石等疾病。小张指指自
己的右耳，告诉我，这只耳朵的听
力有点迟钝。当时，他和另一个战
友都突发耳聋，战友比较幸运治好
了，但他的治疗效果不理想。

耳朵出现问题后，小张四处求
医。最后诊断无法恢复，对他的打
击很大。他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
选择这条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这段经历，他觉得很宝贵很有
意义。他是 2009 年入伍，来到了内
蒙古边防，2011 年考上军校，2014
年军校毕业后，就分到了算井子。
刚到派出所时条件非常艰苦，他的
情绪非常低落。那时连路都没有，
车辆行驶都是在戈壁石上碾压，坐
在车上会颠簸到呕吐。后来突然
失聪就医时，专家分析戈壁滩的颠
簸也可能是诱因之一。之后，单位
联合当地政府费尽千辛万苦才修
了 40 多公里的路。

在算井子的日子，其实最大的
考验还是寂寞，与世隔绝、无边无
际的寂寞。手机虽然有信号，但非
常弱且时断时续，一条信息要等很
久才可能发送出去。直到现在，算
井子辖区 90%以上的地方依然是信
号盲区。战友们笑称，每次下乡都
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有次基站彻
底坏了，大伙儿一个多月和外界失
联，家人都急坏了。不过，算井子尽
管偏僻，但能让心沉静下来，少了许
多外界的浮躁，也让他们体会到被
需要的快乐和坚守的价值。

艰苦的地方常常有着纯真朴
素的情谊。在算井子，战友之间，
战友和辖区百姓之间，相处起来都
特别真诚。战友们称派出所为家
里，牧民大爷大妈称民警为孩子。
小张指着餐盒里的枇杷说，在算井
子，所有的水果都是稀罕物。有次
他与战友下乡走访，一位老妈妈从
被子里拿出几个干瘪的枇杷，说是
孙女来看她时带来的，她觉得好
吃，就一直给民警孩子留着。第二
年战友回家探亲时，专门买了两篓
枇杷，千里迢迢背到算井子。长途
颠簸加上天气原因坏了不少，但所
里每个人都吃上了罕见的南方水
果。然而，大家也只是尝了尝鲜，
等到下乡走访时，又把枇杷带给了
辖区牧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黑
戈壁的乡亲们，非常开心。

因此，小张对枇杷有种特别的
感觉。每次在北京的超市里看到
它，就会联想到算井子。在派出所
的办公室和辖区牧民的蒙古包里，
都曾经弥漫过枇杷的香味。那香
味留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他算井子
记忆珍贵的一部分。

小张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去往
派出所的路边，有一块刻着“生命
禁区的守望”7 个大字的石头。我
点点头，当然注意到了，那是算井
子的精神地标之一，我们还曾停下
来拍照留念。小张的眼睛一亮，兴
奋地说，那是 2016 年他在所里时和
战友们一起立的，他们找石头、刻
字、搬运、装饰，忙活了好几个月。

当年撤乡并镇时，上级部门曾
想撤掉派出所。牧民们得知这个
消息后联名写信，最后留下了派出
所，把民警们留在了身边。

小张说，他们一直在思考留下
来的意义，那就是守护我们的国
土，守护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后
来，大家就想到了竖一块碑，刻上

“生命禁区的守望”几个字。这份
守望，也是“最远最苦最忠诚、爱党
爱边爱牧民”的算井子边境派出所
的戍边传统。

我们谈到了营区附近的大红
山，那是算井子戍边人的精神高
地。凡是来到算井子戍边的人都
会登上它，用石块摆出自己的名字
放在大红山顶。每个名字背后都
是一个感人的戍边故事。你的名
字摆上去了吗？我问小张。他点
点头。

我 们 还 聊 起 了 派 出 所 的 小
狗。小张在算井子时，所里有两只
小狗。它们是大家忠诚的朋友。
战友们逗它们玩，和它们说话，它
们和战友们一起吃饭，一同巡边。
早晨出操时，战友们从营区跑到信
号塔，再折返回来，小狗们就跟着
队伍一起跑。周末去爬大红山，它
们也常常在前面开路。

几年过去了，讲起这些来，小
张依然充满感情。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家庭。之
前在算井子时，小张曾谈过一次恋
爱。但在算井子谈恋爱太辛苦了，
当时手机网络信号很不稳定，也不
通邮，联系一次都非常困难，更别
说见面了。女孩最后还是选择了
分手。小张不怪她，他说，每个人
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谈及现在的爱人，小张脸上洋
溢着满满的幸福。爱人是经人介
绍认识的，生在天津长在天津，是
典型的城市姑娘，选择小张是需要
勇气的。一名右耳失聪的戍边民
警，给不了她太多物质享受，甚至
连正常的陪伴都无法做到。起初
她的父母也不看好女儿的选择，她
对父母说，即使小张一辈子戍边回
不来，她也绝不放弃。她的坚持不
但感动了小张，也感动了自己的父
母，老人最终尊重了女儿的选择。
婚后怀孕了，她忍受着孕期的不
适，既要忙工作，还担负起照顾双
方父母的家庭重任，却毫无怨言。
对于小张而言，他也特别感激爱
人、珍惜今天的幸福。

听到这里，我感慨，归队后离
家又远了。小张却说，自己已经很
知足、很感谢组织了。借调到这里
时，离妻子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月。
妻子一有生产征兆，他就请假乘高
铁赶回了天津。如果在阿拉善，肯
定没有这么方便。所以他觉得自
己已经很幸运了。

小张告诉我，回想起来，在算
井子度过的时光，给自己的身体和
精神都刻下很深的烙印，是自己生
命中铭心刻骨的一段日子。虽然
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成绩，
但自己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却是从那里开始。从最初的迷茫
煎熬，到慢慢地坚定庆幸，再到发
自内心的荣耀，在算井子，他不断
地成长着。这段经历，当时是艰
辛，回望却是美好。小张说，很庆
幸在最年轻的这段时间，自己是吃
苦而不是享乐过来的，这是自己人
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我想，在算井子，像小张这样
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
很多。算井子的故事也一直在继
续着⋯⋯

小张与我告别。我捧着那 6 个
金灿灿的枇杷，转身来到隔壁的大
办公室，向刚入职的年轻同事们，
讲述起由这 6 个枇杷引出的算井子
戍边人的故事。

（原载 2022 年 7 月 13 日《人民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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